
银
行
行
长

俞
天
白

! ! ! ! ! ! ! ! ! ! ! !"#从头凉到脚

半个小时以后，缪传礼咔嚓一声关上手
提电脑，心也横了：自首去，争一个主动。主
谋是贲承灏和贝茹丫，上苍要惩罚就去惩罚
他们吧。只有如此，我才能保住小命。留得青
山在，不怕没柴烧！

内忧外患，折腾得杨尚方昨晚整晚没有
合眼，昏昏沉沉地上班来，还未坐
定，就接到了市局经侦队的电话，
以严肃的口吻，告知缪传礼投案自
首了，并用专业的语言通知他，警
方将陆续传讯贲承灏以及金都银
行内其他相关涉案人员。

一时间，杨尚方从头凉到脚，
整幢金都大楼仿佛坍塌了！胡德麟
调查，得知贲承灏和贝茹丫的问题
相当严重，两年多之前，两人就开
始狼狈为奸了，为此不惜伪造授权
书糊弄赵安东。缪传礼事情败露，
依然没有洗手，只是改换方式，通
过当地民间职业借贷人，流入地下
借贷市场牟取暴利。杨尚方不断在
考虑这个盖子该不该揭，何时揭，如何揭。就
是因为事件实在太严重了，不仅有如何揭开
来的问题，还需要考虑其冲击波将会有多大。

但做梦也没有料到，会在这时候暴露！
对“朱元璋”和姓缪之间的勾当他不怕；电话
里交代什么证据也抓不着。但到底面对警
方，而且还有“其他涉案人员”。他几十秒钟
以后，才反应过来，说，缪传礼？我们正在到
处找他呀，好！自首了就好！你说的贲承灏
么，我们也正在调查！警方和检方眼下就介
入，太求之不得了，我们更放心了！只是由我
们通知他们，还是……警员打断他的话。杨
尚方问，还有相关的涉案人员？警员说，你就
不必问了，你们做好准备就是了。好好好！我
们全力配合！
电话挂上。原有的部署全部打乱了。直

觉金都银行从此要天翻地覆，重起炉灶了。
一直在北京活动的欧逢春是否会趁机下手，
都显得无足轻重了。先把眼下局面控制住再
论其他。他抓起内线电话向胡德麟通报，并
下达三条指令：首先，这次事件，肯定又将成
为社会焦点，火速通知各部门，并限时限刻
传达到全体职工，凡有人来电话或用其他方
式询问，不管是谁，一律请他们向我行行政

主管了解，不得随意答复，如有违反而擅自
接待或应对，作为泄露本行内部机密处理！
其次，立即将近期贲承灏的材料，不管已经
查实的，还是正待查核的，全部调送到常务
副行长办公室，做认真细致的研究；凡是正
在了解、查究的有可能涉及违规资金的人员
情况择其要者，在二十四小时内，汇报到常

务副行长办公室，以便心中有数；还
有，立即派人做好贲承灏家属的工
作，在警方或者检察部门有了明确
结论之前，不准他们包括他们的亲
友，用任何形式，对任何主管部门无
理取闹，将事态扩大，授人以柄，使
问题复杂化，将金都银行的问题变
成社会问题，以影响安定和谐的社
会环境。

胡德麟只花了一刻钟，就向杨
尚方汇报，该布置的都布置下去了，
然后喊了声老班长，你知不知道昨
晚在淞桥附近，出现一场车祸？杨尚
方说，不知道？胡德麟说，那你看看
柴露莹的博客，或许会发现一些我

们应该怎么思考的端倪。我已经把它下载下
来转发到你的电子信箱里了。

又是贲承灏的材料，又是博客，杨尚方
简直不敢去触动了！只是抓取救命稻草似
的，想到了褚京生，想到了黄津！可是出了这
么大事，他们能帮我将大事化小吗？他紧闭
门扇转起了圆圈。接近中午，电话铃响。他迟
迟疑疑地抓听筒，竟是袁玄！袁玄心情不错，
说：“我刚才和褚主任、黄津助理在一起……”
他急问：“他在北京？……是干什么去的？……
你跟他们谈了吗？”她说得很轻松：“当然啦。
黄助理可能是为四万亿过来的。褚主任说，
他正在争取，通过金都银行，从四万亿中划
一点给淞桥。”他好像在梦里听旁人说与己
无关的故事：“啊？……太好了！”

她依然喜滋滋地说下去：“还有呢，这次
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来势很凶，必须做好充
分应对准备。褚主任准备向你们提一个建议，
介绍一些关系，以便增强自身的免疫力。他认
为黄金是最佳的选择！他已经看准了目标，给
你们牵牵线……”“黄金？”他依然像在谛听天
籁，“哪、哪个目标？”“他们没有说。黄助理说，
他要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反正，黄助理很快
回上海，他说一到上海，就打电话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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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缅北的鹰
萨 苏

! ! ! ! ! ! ! ! $%&随即发起对打洛的攻击

冈田中佐采纳了井上咸的意见，日军避
开中国军队锋芒，向南撤退。不过，在井上咸看
来，这也是一个死马当活马医的方案，如果中
国军队缠上来，边打边退的日军在运动中很难
控制部队，极可能在连续的战斗中被打散。
在第 !"团发起对第三大队的总攻（中方

称为百贼河之战）之前，中方统帅部已经下令
将傅宗良团长撤职查办，押送重庆审判。因
此，#"日下午，一攻占敌第三大队的阵地，傅
宗良立刻将职务交待给副团长罗英，说：“从
现在起，我的职务由你代理，我走了！”#!日
赶到新平洋转回师部等待处分。中方内部的
这一场风波使前线的指挥出现混乱，因此未
能抓住战机对冈田大队进行有力的追击。

王楚英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当时
的情形：“驻第 !"团美军联络官艾伦中校，
一向同傅宗良不和，现见傅宗良不遵从史迪
威的命令擅自变更进军路线，便向史迪威揭
发其事。史迪威未经查证，就电报重庆告傅
宗良抗命，请将其调回国内惩处。蒋介石遂
电令廖耀湘：据报，傅宗良擅自变更进军路
线，显是敌前抗命，着解回重庆法办。在此之
前，史迪威已将他给蒋介石的这个电报副本
发给了廖耀湘。”

王楚英的回忆：“此前，廖耀湘也收到了
傅宗良改变进军路线及其自订作战计划全
文，他心中是赞成傅宗良的计划而不支持史
迪威原计划的。且认为蒋介石要将傅宗良撤
职查办的电令也下得过早，必须等 !"团攻
取打洛的作战行动成败而后定。他便立即给
蒋介石复电：傅宗良改变史迪威将军令该团
进攻打洛的进军路线，事先已得到我的允
许，责任应由我负，尚应视该团作战结果而
定是非。他还向史迪威报告说，傅宗良的行
为得到了他的允可，现派李涛副师长亲往傅
团督战。此外，廖耀湘另给傅宗良写信，交待
在李涛督促下仍按傅宗良的计划行动。”
此时，史迪威坐着橡皮船亲自到第 !"团

前线考察去了。他到前线考察，是王楚英的建

议。#!日，史迪威乘橡皮筏，只带了不
到十名随员和卫兵到达百贼河前线，指
挥随员查点日军的尸体数目和俘虏的
武器数量。见第 !"团报的数字与查验
结果相符，史迪威当即对来迎接的李涛
等人说：“你们这一仗打得很好，我要为

你们请功。傅宗良上校的功劳最大，我要为他
请勋，并报请蒋委员长撤销对他的处分。”

回到新 ##师师部，得知傅宗良在这里
“等待处分”，史迪威立即召见，坦诚地对傅
说：“我很抱歉，我当初还以为你畏敌而抗
命。”因此给傅宗良的处分，自然随后撤销。

新 ##师随即发起对打洛的攻击，这一
仗，中方史料称为“打洛踹营之战”。打洛，是
胡康河谷南侧最大的一个盆地，也是日军在
这一带最大的据点。

为了了解打洛的真实面貌，我采访了在
神户大学留学的班端先生，他的老家就在缅
北的西堡（中国也有翻译成“细胞”的）。
根据班端先生的介绍，打洛上个世纪后

期曾有很长时间被荒废，若是去当地看，的确
会认为那里只是荒芜的林空。远征军经过的
缅北许多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虽然当地
人口不多，还是有人聚居的。特别是打洛和新
平洋，依托中印之间的马帮贸易，与其他小村
落不同，居民还是以缅甸掸族人和一些汉族
后裔为主。只是当地人一向不向英缅当局缴
纳税金，以自治为主。打洛是一个较大的村
庄，称为镇固然勉强，但并非不毛之地。

缅北爆发战争以后，当地居民大多逃
走，或随中英军队退向印度，或南下到缅甸
南方较为繁华的地方。

从所收集到的资料看，远征军在缅北的
战斗照片背景中，也经常有缅甸平民使用的
木质、砖瓦小屋，有佛像的寺院，甚至一些西
方人士用于避暑的精美别墅。

不过，打洛这种“镇子”，建设时只是为
了方便居住，仅仅有一些木板房而已，绝非
据守之地。所以，日军的记载中，并未在打
洛组织抵抗，中国军队攻占打洛，属于“无血
占领”。

那么，被中国方面的史料形容得绘声
绘色的“打洛踹营之战”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呢？原来，这一仗的确是存在的，只是地点
并不在打洛镇，而是发生在俯瞰打洛的马约
高地。


